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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神仙的忌諱
劉家峐有兩個神仙,鄰近各村無人不曉:一個是前莊上的二諸葛,一個是後莊上的三仙姑。二諸葛原來叫劉修德,當年作過生意,抬腳動手都要論一論陰陽八卦,看一看黃道黑道。三仙姑是後莊于福的老婆,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頂著紅布搖搖搖擺裝扮天神。
二諸葛忌諱「不宜栽種」,三仙姑忌諱「米爛了」。這裡邊有兩個小故事:有一年春天大旱,直到陰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。初四那天大家都搶著種地,二諸葛看了看曆書,又指指算了一下說:「今日不宜栽種。」初五日是端午,他歷年就不在端午這天做什麼,又不曾種;初六倒是個黃道吉日,可惜地乾了,雖然勉強把他的四畝穀子種上了,卻沒有出夠一半。後來直到十五方又下雨。別人家都在地裡鋤苗,二諸葛卻領著兩個孩子在地裡補空子。鄰家有個後生,吃飯時候在街上碰上二諸葛便問道:「老漢!今天宜栽種不宜?」二諸葛翻了他一眼,扭轉頭返回去了,大家就嘻嘻哈哈傳為笑談。
二仙姑有個女孩叫小芹。一天,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裡問病,三仙姑坐在香案後唱,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聽。小芹那年才九歲,晌午做撈飯,把米下進鍋裡了,聽見她娘哼哼得很中聽,站在桌前聽了一會,把做飯也忘了。一會,金旺他爹出去小便,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說:「快去撈飯!米爛了!」這句話卻不料就叫金旺他爹聽見,回去就傳開了。後來有些好玩笑的人,見了三仙姑就故意問別人「米爛了沒有?」
二、三仙姑的來歷
三仙姑下神,足足有三十年了。那時三仙姑才十五歲,剛剛嫁給于福,是前後莊上第一個俊俏媳婦。于福是個老實後生,不多說一句話,只會在地裡死受。于福的娘早死了,只有個爹,父子兩個一上了地,家裡就只留下新媳婦一個人。村裡的年輕人們覺著新媳婦太孤單,就慢慢自動的來跟新媳婦作伴,不幾天就集合了一大群,每天嘻嘻哈哈,十分哄伙。
于福他爹看見不像個樣子,有一天發了脾氣,大罵一頓,雖然把外人擋住了,新媳婦卻跟他鬧起來。新媳婦哭了一天一夜,頭也不梳,臉也不洗,飯也不吃,躺在炕上,誰也叫不起來,父子兩個沒了辦法。鄰家有個老婆替她請了一個神婆子,在她家下了一回神,說是三仙姑跟上她了,她也哼哼卿卿自稱吾神長吾神短,從此以後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來,別人也給她燒起香來求財問病,三仙姑的香案便從此設起來了。
青年們到三仙姑那裡去,要說是去問神,還不如說是去看聖像。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,衣服穿得更新鮮,頭髮梳得更光滑,首飾擦得更明,宮粉搽得更勻,不由青年們不跟著她轉來轉去。
這是三十來年前的事。當時的青年,如今都已留下鬍子,家裡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群,所以除了幾個老光棍,差不多都沒有那些閒情到三仙姑那裡會了。三仙姑卻和大家不同,雖然已經四十五歲,卻偏愛當個老來俏,小鞋上仍要繡花,褲腿上仍要鑲邊,頂門上的頭髮脫光了,用黑手帕蓋起來,只可惜宮粉塗不平臉上的皺紋,看起來好像驢糞蛋上下上了霜。
老相好都不來了,幾個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滿意,三仙姑又團結了一夥孩子們,比當年的老相好更多,更俏皮。
三仙姑有什麼本領能團結這伙青年呢?這秘密在她女兒小芹身上。
三、小芹
三仙姑前後共生過六個孩子,就有五個沒有成人,只落了一個女兒,名叫小芹。小芹當兩三歲時候,就非常伶俐乖巧,三仙姑的老相好們,這個抱過來說是「我的」,那個抱起來說是「我的」,後來小芹長到五六歲,知道這不是好話,三仙姑教她說:「誰再這麼說,你就說『是你的姑姑』。」說了幾回,果然沒有人再提了。
小芹今年十八了,村裡的輕薄人說,比她娘年輕時候好得多。青年小伙子們,有事沒事,總想跟小芹說句話。小芹去洗衣服,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洗;小芹上樹採野菜,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採。
吃飯時候,鄰居們端上碗愛到三仙姑那裡坐一會,前莊上的人來回一里路,也並不覺得遠。這已經是三十年來的老規矩,不過小青年們也這樣熱心,卻是近二三年來才有的事。
三仙姑起先還以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領,日子長了,青年們並不真正跟她接近,她才慢慢看出門道來,才知道人家來了為的是小芹。
不過小芹卻不跟三仙姑一樣,表面上雖然也跟大家說說笑笑,實際上卻不跟人亂來,近二三年,只是跟小二黑好一點。前年夏天,有一天前晌,于福去地,三仙姑去串門,家裡只留下小芹一個人,金旺來了,嘻皮笑臉問小芹說:「這會可算是個空子吧?」小芹板起臉來說:「金旺哥!咱們以後說話要規矩些!你也是娶媳婦大漢了!」金旺撇撇嘴說:「咦!裝什麼假正經?小二黑一來管保你就軟了!有便宜大家討開點,沒事;要正經除非自己鍋底沒有黑!」說著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說:「不用裝模作樣了!」不料小芹大聲喊道:「金旺!」金旺趕緊放手跑出來。一邊還咄念道:「等得住你!」說著就悄悄溜走了。
四、金旺兄弟
提起金旺來,劉家峐沒有人不恨他,只有他一個本家兄弟名叫興旺跟他對勁。
金旺他爹雖是個莊稼人,卻是劉家峐一隻虎,當過幾十年老社首,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戲。金旺長到十七八歲,就成了他爹的好幫手;興旺也學會了幫虎吃食,從此金旺他爹想要捆誰,就不用親自動手,只要下個命令,自有金旺興旺代辦。
抗戰初年,漢奸敵探潰兵土匪到處橫行,那時金旺他爹已經死了,金旺、興旺弟兄兩個,給一支潰兵作了內線工作,引路綁票,講價贖人,又做巫婆又做鬼,兩頭出面裝好人。後來八路軍來,打垮潰兵土匪,他兩人才又回到劉家峐。
山裡人本來就膽子小,經過幾個月大混亂,死了許多人,弄得大家更不敢出頭了。別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、各救會、武委會,劉家峐卻除了縣府派來一個村長以外,誰也不願意當幹部。不久,縣裡派人來劉家峐工作,要選舉村幹部,金旺跟興旺兩個人看出這又是掌權的機會,大家也巴不得有人願幹,就把興旺選為武委會主任,把金旺選為村政委員,連金旺老婆也被選為婦救會主席,其他各幹部,硬提了幾個老頭子出來充數。只有青抗先隊長,老頭子充不得。興旺看見小二黑這個小孩子漂亮好玩,隨便提了一下名就通過了,他爹二諸葛雖然不願,可是惹不起金旺,也沒有敢說什麼。
村長是外來的,對村裡情形不十分瞭解,從此金旺興旺比前更厲害了,只要瞞住村長一個人,村裡人不論哪個都得由他兩個調遣。這幾年來,村裡別的幹部雖然調換了幾個,而他兩個卻好像鐵桶江山。大家對他兩個雖是恨之入骨,可是誰也不敢說半句話,都恐怕扳不倒他們,自己吃虧。
五、小二黑
小二黑,是二諸葛的二小子,有一次反「掃蕩」打死過兩個敵人,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。說到他的漂亮,那不只在劉家峐有名,每年正月扮故事,不論去到哪一村,婦女們的眼睛都跟著他轉。
小二黑沒有上過學,只是跟著他爹識了幾個字。當他六歲時候,他爹就教他識字。識字課本既不是五經四書,也不是常識國語,而是從天干、地支、五行、八卦、六十四卦名等學起,進一步便學些《百中經》、《玉匣記》、《增刪卜易》、《麻衣神相》、《奇門遁甲》、《陰陽宅》等書。小二黑從小就聰明,像那些算屬相、卜六壬課、念大小流年或「甲子乙丑海中金」等口訣,不幾天就都弄熟了,二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賣弄。因為他長得伶俐可愛,大人們也都愛跟他玩,這個說:「二黑,算一算十歲屬什麼?」那個說:「二黑,給我卜一課!」後來二諸葛因為說「不宜栽種」誤了種地,老婆也埋怨,大黑也埋怨,莊上人也都傳為笑談,小二黑也跟著這事受了許多奚落。那時候小二黑十三歲,已經懂得好歹了,可是大人們仍把他當成小孩來玩弄,好跟二諸葛開玩笑的,一到了家,常好對著二諸葛問小二黑道:「二黑!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種?」和小二黑年紀相仿的孩子們,一跟小二黑生了氣,就連聲喊道:「不宜栽種不宜種——」小二黑因為這事,好幾個月見了人躲著走,從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氣,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。
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經二三年了。那時候他才十六七,原不過在冬天夜長時候,跟著些閒人到三仙姑那裡湊熱鬧,後來跟小芹混熟了,好像是一天不見面也不能行。後莊上也有人願意給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,二諸葛不願意,不願意的理由有三:第一小二黑是金命,小芹是火命,恐怕火剋金;第二小芹生在十月,是個犯月;第三是三仙姑的聲名不好。恰巧在這時候,彰德府來了一夥難民,其中有個老李帶來個八九歲的小姑娘,因為沒有吃的,願意把姑娘送給人家逃個活命。二諸葛說是個便宜,先問了一下生辰八字,掐算了半天說:「千里姻緣使線牽」,就替小二黑收作童養媳。
雖然二諸葛說是千合適萬合適,小二黑卻不認賬。父子倆吵了幾天,二諸葛非養不行,小二黑說:「你願意養你就養著,反正我不要!」結果雖把小姑娘留下了,卻到底沒有說清楚算什麼關係。
六、鬥爭會
金旺自從碰了小芹的釘子以後,每日懷恨,總想設法報一報仇。有一次武委會訓練村幹部,恰巧小二黑發瘧疾沒有去。訓練完畢之後,金旺就向興旺說:「小二黑是裝病,其實是被小芹勾引住了,可以鬥爭他一頓。」興旺就是武委會主任,從前也碰過小芹一回釘子,自然十分贊成金旺的意見,並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說一下,發動婦救會也鬥爭小芹一番。金旺老婆現任婦救會主席,因為金旺好到小芹那裡去,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。現在金旺回去跟她說要鬥爭小芹,這才是巴不得的機會,丟下活計,馬上就去佈置。第二天,村裡開了兩個鬥爭會,一個是武委會鬥爭小二黑,一個是婦救會鬥爭小芹。
小二黑自己沒有錯,當然不承認,嘴硬到底,興旺就下命令,把他捆起來送交政權機關處理。幸而村長腦筋清楚,勸興旺說:「小二黑發瘧是真的,不是裝病,至於跟別人戀愛,不是犯法的事,不能捆人家。」興旺說:「他已是有了女人的。」村長說:「村裡誰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認他的童養媳。人家不承認是對的;男不過十六,女不過十五,不到訂婚年齡。十來歲小姑娘,長大也不會來認這筆賬。小二黑滿有資格跟別人戀愛,誰也不能干涉。」興旺沒話說了,小二黑反要問他:「無故捆人犯法不犯?」經村長雙方勸解,才算放了完事。
興旺還沒有離村公所,小芹拉著婦救會主席也來找村長,她一進門就說:「村長!捉賊要贓,捉姦要雙,當了婦救會主席就不說理了?」興旺見拉著金旺的老婆,生怕說出這事與自己有關,趕緊溜走。後來村長問了問情由,費了好大一會唇舌,才給她們調解開。
七、三仙姑許親
兩個鬥爭會開過以後,事情包也包不住了,小二黑也知道這事是合理合法的了,索性就跟小芹公開商量起來。
三仙姑卻著了急。她跟小芹雖是母女,近幾年來卻不對勁。三仙姑愛的是青年們,青年們愛的是小芹。小二黑這個孩子,在三仙姑看來好像鮮果,可惜多一個小芹,就沒了自己的份兒。她本想早給小芹找個婆家推出門去,可是因為自己聲名不正,差不多都不願意跟她結親。開罷鬥爭會以後,風言風語都說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結婚,她想要真是那樣的話,以後想跟小二黑說句笑話都不能了,那是多麼可惜的事,因此託東家求西家要給小芹找婆家。
「插起招軍旗,就有吃糧人。」有個吳先生是在閻錫山部下當過旅長的退職軍官,家裡很富,才死了老婆。他在奶奶廟大會上見過小芹一面,願意續她,媒人向三仙姑一說,三仙姑當然願意。不幾天過了禮帖,就算定了,三仙姑以為了卻一宗心事。
小芹已經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,如何肯聽她娘的話?過禮那一天,小芹跟她娘鬧起來,把吳先生送來的首飾綢緞扔下一地。媒人索後,小芹跟她娘說:「我不管!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去!」
三仙姑愁住了,睡了半天,晚飯以後,說是神上了身,打了兩個呵欠就唱起來。她起先責備于福管不了家,後來說小芹跟吳先生是前世姻緣,還唱些什麼「前世姻緣由天定,不順天意活不成——。」于福跪在地下哀求,神非教他馬上打小芹一頓不可。小芹聽了這話,知道跟這個裝神弄鬼的娘說不出什麼道理來,乾脆躲了出去,讓她娘一個人胡說。
小芹一個人悄悄跑到前莊上去找小二黑,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,兩個就悄悄拉著手到一個大窯裡去商量對付三仙姑的法子。
八、拿雙
小芹把她娘怎樣主婚怎樣裝神,唱些什麼,從頭至尾細細向小二黑說了一遍,小二黑說:「不用理她!我打聽過區上的同志,人家說只要男女本人願意,就能到區上登記,別人誰也作不了主——」說到這裡,聽見外邊有腳步聲,小二黑伸出頭來一看,黑影裡站著四五個人,有一個說:「拿雙拿雙!」他兩人都聽出是金旺的聲音,小二黑起了火,大叫道:「拿?沒有犯了法!」興旺也來了,下命令道:「捉住捉住!我就看你犯法不犯法,給你操了好幾天心了!」小二黑說:「你說去哪裡咱就去哪裡,到邊區政府你也不能把誰怎麼樣!走!」興旺說:「走?便宜了你!把他捆起來!」小二黑掙扎了一會,無奈沒有他們人多,終於被他們七手八腳打了一頓捆起來了。興旺說:「裡邊還有個女的,也捆起來!捉姦要雙,這是她自己說的!」說著就把小芹也捆起來了。
前莊上的人都還沒有睡,聽見有人吵架,有些人就跑出來看,麻稈火把下看見捆著的兩個人,大家不問就都知道了八九分。二諸葛也出來了,見小二黑被人家捆起來,就跪在興旺面前哀求道:「興旺!咱兩家沒有什麼仇!看在我老漢面上,請你們諸位高高手——」興旺說:「這事情,我們管不了,送給上級再說吧!」小二黑說:「爹!你不用管!送到哪裡也不犯法!我不怕他!」興旺說:「好小子!要硬你就硬到底!」又逼住三個民兵說:「帶他們走!」一個民兵問:「帶到村公所?」興旺說:「還到村公所幹什麼?上一回不是村長放了的?送給區武委會主任按軍法處理!」說著就把他兩個人擁上走了。
九、二諸葛的神課
鄰居們見是興旺弟兄們捆人,也沒有人敢給小二黑講情,直等到他們走後,才把二諸葛招呼回家。
二諸葛連連搖頭說:「唉!我知道這幾天要出事啦!前天早上我上地去,才上到嶺上,碰上個騎驢媳婦,穿了一身素,我就知道壞了。我今年是羅候星照運,要謹防帶孝的沖了運氣,因此哪裡也不敢去,誰知躲也躲不過?昨天晚上二黑地娘夢見廟裡唱戲。今天早上一個老鴉落在東房上叫了十幾聲——唉!反正是時運,躲也躲不過。」他囉哩囉嗦念了一大堆,鄰居們聽了有些厭煩,又給他說了一會寬心話,就都散了。
有事人哪裡睡得著?人散了之後,二諸葛家裡除了童養媳之外,三個人誰也沒有睡。二諸葛摸了摸臉,取出三個制錢佔了一卦,占出之後嚇得地面色如土。他說:「了不得呀了不得!丑土的父母動出午火的官鬼,火旺於夏,恐怕有些危險了。唉!人家把他選成青年隊長,我就說過不叫他當,小雜種硬要充人物頭!人家說要按軍法處理,要不當隊長哪裡犯得了軍法?」老婆也拍手跺腳道:「小爹呀!誰知道你要闖這麼大的事啦?」大黑勸道:「不怕!事已經出下了,由他去吧!我想這又不是人命事,也犯不了什麼大罪!既然他們送到區上了,我先到區上打聽打聽,你們都睡吧!」說著點了個燈籠就走了。
二諸葛打發大黑去後,仍然低頭細細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。停了一會,遠遠聽著有個女人哭,越哭越近,不大一會就來到窗下,一推門就進來了。二諸葛還沒有看清是誰,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,帶哭帶鬧說:「劉修德!還我閨女!你的孩子把我的閨女勾引到哪裡了?還我——」二諸葛老婆正氣得死去活來,一看見來的是三仙姑,正趕上出氣,從炕上跳下來拉住她道:「你來了好!省得我去找你!你母女兩個好生生把我個孩子勾引壞,你倒有臉來找我!咱兩人就也到區上說說理!」兩個女人滾成一團,二諸葛一個人拉也拉不開,也再顧不上研究他的卦。三仙姑見二諸葛老婆已經不顧了命,自己先膽怯了幾分,不改戀戰,少鬧了一會掙脫出來就走了。二諸葛老婆追出門來,被二諸葛攔回去,還罵個不休。
十、恩典恩典
二諸葛一夜沒有睡,一遍一遍念:「大黑怎麼還不回來,大黑怎麼還不回來。」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區上走,走到半路,遠遠看見大黑、三個民兵已都回來了,還來了區上一個助理員,一個交通員。他遠遠就喊叫道:「大黑!怎麼樣?要緊不要緊?」大黑說:「沒有事!不怕!」說著就走到跟前,助理員跟三個民兵先走了。大黑告交通員說:「這就是我爹!」又向二諸葛說:「區上添傳你跟于福老婆。你去吧,沒有事!二黑跟小芹兩個人,一到區上就放開了。區上早就說興旺跟金旺兩個人不是東西,已經把他兩個人押起來了,還派助理員到咱村開大會調查他們橫行霸道的證據。我趕到那裡人家就問罷了,聽說區上還許咱二黑跟小芹結婚。」二諸葛說:「不犯罪就好,結婚可不行,命相不對!你沒有聽說添傳我做什麼?」大黑說:「不知道,大約也沒有什麼大事。你去吧,我先回去告我娘說。」交通員說:「老漢這就算見了你了!你去吧,我再傳那一個去!」說了就跟大黑相跟著走了。
二諸葛到了區上,看見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條板凳上,他就指著小二黑罵道:「闖禍東西!放了你你還不快回去?你把老子嚇死了!不要臉!」區長道:「幹什麼?區公所是罵人的地方?」二諸葛不說話了。區長問:「你就是劉修德?」二諸葛答:「是。」問:「你給劉二黑收了個童養媳?」答:「是!」問:「今年幾歲了?」答:「屬豬的,十二歲了。」區長說:「女不過十五歲不能訂婚,把人家退回娘家去,劉二黑已經跟于小芹訂婚了!」二諸葛說:「她只有個爹,也不知逃難逃到哪裡去了,退也沒處退。女不過十五不能訂婚,那不過是官家規定,其實鄉間七八歲訂婚的多著哩。請區長恩典恩典就過去了——」區長說:「凡是不合法的訂婚,只要有一方面不願意都得退!」二諸葛說:「我這是兩家情願!」區長問小二黑道:「劉二黑!你願意不願意?」小二黑說:「不願意!」二諸葛的脾氣又上來了,瞪了小二黑一眼道:「由你啦?」區長道:「給他訂婚不由他,難道由你啦?老漢!如今是婚姻自主,由不得你了,你家養的那個小姑娘,要真是沒有娘家,就算成你的閨女好了。」二諸葛道:「哪也可以,不過還得請區長恩典恩典,不能叫他跟于福這閨女訂婚!」區長說:「這你就管不著了!」二諸葛發急道:「千萬請區長恩典恩典,命相不對,這是一輩子的事!」又向小二黑道:「二黑!你不要糊塗了!這是你一輩子的事!」區長道:「老漢!你不要糊塗了,強逼著你十九歲的孩子娶上個十二歲的小姑娘,恐怕要生一輩子的氣!我不過是勸一勸你,其實只要人家兩個人願意,你願意不願意都不相干。回去吧!童養媳沒處退就算成你的閨女!」二諸葛還要請區長「恩典恩典」,一個交通員把他推出來了。
十一、看看仙姑
三仙姑去尋二諸葛,一來為的是逞逞鬧氣的本領,二來為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,其實讓小芹吃一吃虧她很高興,所以跟二諸葛老婆鬧了一陣之後,回去就睡了。第二天早上,她起得很遲,于福雖比她著急,可是自己既沒有主意,又不敢叫醒她,只好自己先去做飯。飯快成的時候,三仙姑慢慢起來梳妝。于福問她道:「不去打聽打聽小芹?」她說:「打聽她做甚啦?她的本領多大啦?」于福也再沒有敢說什麼,把飯菜做成了放爐邊等,直等到她梳妝罷了才開飯。
飯還沒有吃罷,區上的交通員來傳她。她好像很得意,嗓子拉得長長地說:「閨女大了咱管不了,就去請區長替咱管教管教!」她吃完了飯,換上新衣服、新首帕、繡花鞋、鑲邊褲,又擦了一次粉,加了幾件首飾,然後收于福給她備上驢,她騎上,于福給她趕上,往區上去。
到了區上。交通員把她引到區長房子裡,她趴下就磕頭,連聲叫道:「區長老爺,你可要給我作主!」區長正伏在桌上寫字,見她低著頭跪在地下,頭上戴了滿頭銀首飾,還以為是前兩天跟婆婆生了氣的那個年輕媳婦,便說道:「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嗎?為什麼不找保人?」三仙姑莫名其妙,抬頭看了看區長的臉。區長見是個擦著粉的老太婆,才知道是認錯人了。交通員道:「認錯人了!這就是于小芹的娘!」區長打量了她一眼道:「你就是小芹的娘呀?起來!不要裝神做鬼!我什麼都清楚!起來!」三仙姑站起來了。區長問:「你今年多大歲數?」三仙姑說:「四十五。」區長說:「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個人不像?」門邊站著老鄉一個十來歲的小閨女嘻嘻嘻笑了。交通員說:「到外邊耍!」小閨女跑了。區長問:「你會下神是不是?」三仙姑不敢答話。區長問:「你給你閨女找了個婆家?」三仙姑答:「找下了!」問:「使了多少錢?」答:「三千五!」問:「還有些什麼?」答:「有些首飾布匹!」問:「跟你閨女商量過沒有?」答:「沒有!」問:「你閨女願意不願意?」答:「不知道!」區長道:「我給你叫來你親自問問她!」又向交通員道:「去叫于小芹!」
剛才跑出去那個小閨女,跑到外邊一宣傳,說有個打官司的老婆,四十五了,擦著粉,穿著花鞋。鄰近的女人們都跑來看,擠了半院,唧唧噥噥說:「看看!四十五了!」「看那褲腿!」「看那鞋!」三仙姑半輩沒有臉紅過,偏這會撐不住氣了,一道道熱汗在臉上流。交通員領著小芹來了,故意說:「看什麼?人家也是個人吧,沒有見過?閃開路!」一夥女人們哈哈大笑。
把小芹叫來,區長說:「你問問你閨女願意不願意!」三仙姑只聽見院裡人說:「四十五」「穿花鞋」,羞得只顧擦汗,再也開不得口。院裡的人們忽然又轉了話頭,都說「那是人家的閨女」「閨女不如娘會打扮」,也有人說「聽說還會下神」,偏又有個知道底細的斷斷續續講「米爛了」的故事,這時三仙姑恨不得一頭碰死。
區長說:「你不問我替你問!于小芹,你娘給你找的婆家你願意跟人家結婚不願意?」,小芹說:「不願意!我知道人家是誰?」區長問三仙姑道:「你聽見了吧?」又給她講了一會婚姻自主的法令,說小芹跟小二黑訂婚完全合法,還吩咐她把吳家送來的錢和東西原封退了,讓小芹跟小二黑結婚。她羞愧之下,一一答應了下來。
十二、怎麼到底
三個民兵回到劉家峐,一說區上把興旺金旺二人押起來,又派助理員來調查他們的罪惡,真是人人拍手稱快。午飯後,廟裡開一個群眾大會,村長報告了開會宗旨,就請大家舉他兩個人的作惡事實。起先大家還怕扳不倒人家,人家再返回來報仇,老大一會沒有人說話;有幾個膽子太小的人,還悄悄勸大家說:「忍事者安然。」有個被他兩人作踐垮了的年輕人說:「我從前沒有忍過?越忍越不得安然!你們不說我說!」他先從金旺領著土匪到他家綁票說起,一連說了四五款才說道:「我歇歇再說,先讓別人也說幾款!」他一說開了頭,許多受過害的人也都搶著說起來:有給他們花過錢的,有被他們逼著上過吊的,也有產業被他們霸了的,老婆被他們姦淫過的;他兩人還派上民兵給他們自己割柴,撥上民夫給他們自己鋤地;浮收糧,私派款,強迫民兵捆人,——你一宗他一宗,從晌午說到太陽落,一共說了五六十款。
區上根據這些罪狀把他兩人送到縣裡,縣裡把罪狀一一證實之後,除叫他們賠償大家損失外,又判了十五年徒刑。
經過這次大會之後,村裡人也都敢出頭了。不久,村幹部又都經過大改選,村裡人再也不敢亂投壞人的票了。這其間,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選。偏她還變了口吻,說:「以後我也要進步了。」
兩個神仙也有了變化:
三仙姑那天在區上被一夥婦女圍住看了半天,實在覺著不好意思,回去對著鏡子研究了一下,真有點打扮得不像話;又想到自己的女兒快要跟人結婚,自己還賣什麼老俏?這才下了個決心,把自己的打扮從頂到底換了一遍,弄得像個當長輩人的樣子,把三十年來裝神弄鬼的那張香案也悄悄拆去。
二諸葛那天從區上回去,又向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對,他老婆道:「把你的鬼八卦收起吧!你不是說二黑這回了不得嗎?你一輩子放個屁也要卜一課,究竟抵了些什麼事?我看小芹滿不錯,能跟咱二黑過就很好!什麼命相對不對?你就不記得『不宜栽種』?」二諸葛見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陰陽,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別人跟前賣弄他那一套了。
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,見老人們的脾氣都有些改變,託鄰居們趁勢和說和說,兩位神仙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他們結婚。後來兩家都準備了一下,就過門。過門之後,小兩口都十分得意,鄰居們都說是村裡第一對好夫妻。
夫妻們在自己臥房裡有時候免不了說玩話:小二黑好學三仙姑下神時候唱「前世姻緣由天定」,小芹好學二諸葛說「區長恩典,命相不對」。淘氣的孩子們去聽窗,學會了這兩句話,就給兩位神仙加了新外號:三仙姑叫「前世姻緣」,二諸葛叫「命相不對」。
一九四三年五月寫於太行